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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狄百瑞：
以新儒学研究推动中西文明对话

狄百瑞（1919年~2017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汉学

家之一，是美国新儒学派的主要创建者。狄百瑞的新儒学

研究对美国乃至国际汉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专著及汇编

文本亦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文献资

料，为中西文明对话搭建起新的桥梁。他所编撰的东方文明

系列读本被多次再版，屡获美国教学奖项，为美国多所高校

通用教材，有效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邓琳

攻读博士期间，狄百瑞论文研究对象

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自开启对黄宗

羲《明夷待访录》的译介，狄百瑞便被深厚

的新儒学所折服，并将其确立为一生所执

着的学术研究。狄百瑞研究的新儒学是一

个海外汉学中的概念，与国内的现代新儒学、当代新儒

学等皆不同。它通行于西方汉学界，研究内容主要为唐

末至清初儒者在重振与坚守儒家思想上所作出的努力。

1953 年，狄百瑞发表文章《重评新儒学》，并于

1957年开始承担“新儒学研究”项目，出版系列相关书

籍，推进美国儒学研究从政治运作角度，转向深入儒

家人格和文化思想内部，并促使美国汉学研究重心逐

渐从先秦转向新儒学。随着新儒学的影响力逐渐提

升，大量新生力量的加入，新儒学学术研究对象内容

逐渐扩展至“道统”“理学”“乡约”“社学”“书院”等各

个方面。时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儒学作为独立

的学科得以建立。

狄百瑞汉学研究起步的20世纪40年代，正值美国

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盛行时期，其中尤

以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最为典型，认为

中国的过去静止不变，无法自我更新，需依靠外力才能

发展进步。狄百瑞并不赞同此种看法，他以颇具批判思

维的新儒学代表人物黄宗羲为例，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

化，指出中华文明尤其是新儒学，不仅具有批判精神，更

有与异质文明沟通对话互补互融、推进自我革新发展的

能力。狄百瑞亦不赞成韦伯、汤因比等用西方理论剪裁

中国历史材料的方法，认为人们应该立足世界文化多元

立场，否定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华文明的方式，指出其“具

有的自我批判、创造和发展之能力”。在研读《明夷待访

录》的过程中，狄百瑞发现新儒学对传统君、臣身份定位

等问题的批判，很好地驳斥了西方认为中华文明静止、

停滞等观点。新儒学对“法”的认识，反击了西方认为

中华文明封建、落后等观点；对书院“清议”等功能的认

识，证明了中华文明自身已具有进步思想，而非只有依

靠西方文明的刺激才能转化发展等观点。

狄百瑞认为，中国思想文化具有革新力和创造

力，而新儒学则是最具这种革新力和创造力的代表性

学说。他坚信中华文明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发

展演进，根本无需其他文明的冲击和影响，印证这种

观点的还有新儒学思想中“理学”的理性思维方式、

“心学”的个体思维方式，以及《明夷待访录》等新儒学

代表作品中呈现出的东方人权等需求。

狄百瑞指出，在世界大融合的当今社会，中西文

明对话尤为重要，新儒学因其自身所具有批判、革新

与发展之能力，并同时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

值与近代性特质，是成熟独立的思想体系，具备与西

方文明对话之条件。

狄百瑞开展的新儒学研究，不仅认可并让世界看到丰富独

立的东方文明，更是强调以他者视角检视自我文明，通过文明对

话互补互融，能够促进文明自我更新。例如，狄百瑞提出的以新

儒家的人格主义观照西方的个人主义。

西方盛行的个人主义导致威权主义的弊端日现，狄百瑞看

到了西方文化中“个体与群体的冲突”，并认为纯粹的个人主义

是不合理的，因为事实上每一个个体都必须生存于一个有秩序

的统一体中，“没有真正单独的个人可以存在”，“只要是一个人，

他必须生存于一个群体之中”。而在欧洲文化内部似乎是无法

解决个体与群体的冲突这个问题了。

狄百瑞在新儒学研究过程中发现，与西方个人主义不同，新

儒学强调人的自主性，同时也强调个人之于“道”“天命”的强烈

责任意识，以及个人与集体之间价值实现的良性互动关系等，这

种能够缓和西方个人主义之内部矛盾，介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

义之间的个人主体认知，被狄百瑞称为“人格主义”。新儒学“人

格主义”对自我的规定是整体性、综合性的，具体而言即身与心

的统一、天与人的统一、个体与社群的统一、阶段性与过程性的

统一。狄百瑞有关新儒学人格主义的解读，拓宽了西方有关个

体认知的维度，对西方反思个人主义的弊端有深刻启示。

狄百瑞将其以新儒学为核心的学术研究，悉数

投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教材编写和教育实践之中，

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

1949年，狄百瑞主持“哥伦比亚大学新东方研

究”项目课程教材翻译编写工作，开启中华文明教育

实践历程。该项目的具体任务是翻译并编写开设“东方文明”课程

所需要的教材，代表作品有《走进东方经典：大众教育之亚洲文学

与思想》《东亚传统典籍汇编》《新儒学词典：北溪字义》等。值得一

提的是，在《中国传统典籍汇编》套书中，狄百瑞具体负责的章节内

容，几乎涵盖新儒学时期所有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包括韩愈的

《谏迎佛骨表》、欧阳修的《正统论》、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

书》、程颢的《论十事札子》、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朱熹的《资治

通鉴纲目》等，弥补了国际汉学界新儒学阶段学术资源的不足，系

统展现出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扩大了新儒学在美国乃至国际

汉学界的影响。

在其从事教学工作的半个多世纪里，狄百瑞极大地推动了哥

伦比亚大学乃至美国“东方人文”“东方文明”课程教学的发展，使

美国乃至世界的亚洲文明教育发展受益。1987年《纽约时报》报

道称，“狄百瑞的《中国传统典籍汇编》在过去25年里成为大学非

小说类畅销书第四名”，同年狄百瑞获得马克·范伦杰出教学奖。

2017年7月14日，98岁高龄的狄百瑞在纽约去世。狄百瑞

的新儒学研究，立足世界文化多元视角，认可并遵从中华文明特

色，对新儒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解读，并努力找寻人类在根本价值

追求上的同质性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以期在中西文明对话中增

进彼此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以新儒学研究为

依托，狄百瑞一生致力于推动异质文明对话交流，完美实践了“士

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远大抱负。 据《学习时报》

用新儒学研究
批判西方“冲击——回应”模式

把新儒学视作中西文明对话的桥梁

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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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姜椿芳奔赴上海，一头扎进了

与苏联电影紧密相关的工作中。他任职于

专门放映苏联电影的上海大戏院和主营苏

联影片发行的亚洲影片公司，承担起翻译苏

联影片说明书与对白的重任。每有新片上

映，他还积极为报纸撰写宣传稿，在电影艺

术领域不断拓展着自己的视野。

彼时的上海，革命文艺运动如火如荼。

在这活跃的氛围里，姜椿芳结识了众多进步

的文化人士、电影及戏剧艺术工作者。1936

年10月10日，鲁迅携家眷悄然踏入上海大

戏院观看根据普希金小说改编的苏联电影

《复仇艳遇》。

姜椿芳抓住机会向鲁迅先生介绍为此

次放映出版的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的

小册子，告知其内容参考了鲁迅先生主编的

《译文》月刊资料。同时，他无奈地提及，影

片原本的翻译名称因国民党政府电影检查

官的百般挑剔，才被迫改成如今这般。鲁迅

先生听后，愤慨地感叹：“检查官就要把作品

的题目，改得人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作品。”

出于敬意，姜椿芳还送给鲁迅先生两张赠

券，邀请他下次观影。然而，世事无常，仅仅一

周后，鲁迅先生便与世长辞了，令人惋惜。

在那个特殊年代，上海的广大进步群

众，尤其是革命文学艺术界人士，将观看苏

联影片视为难得的学习机遇与艺术享受。

哪怕上海大戏院地处偏僻的北四川路虬江

路口，他们也甘愿冒着风险前往。姜椿芳总

是热情接待，组织座谈会让大家评论影片，

还招待记者，努力为苏联电影宣传推广。

周星 据《人民政协报》

姜椿芳宣介翻译苏联电影

张大千名字的由来

1919 年，张大千未婚妻谢舜华因病离

世，噩耗如一记重锤，将张大千的世界击得

粉碎。

张大千来到松江禅定寺，他褪去俗世的

长衫，披上灰色的僧袍。住持师父赐他法号

“大千”。取“三千大千世界，皆为虚幻，施主

若能勘破，自可寻得心中清净”之意。

在禅定寺的日子里，张大千每日随僧众

诵经、劳作。然而，他的画笔始终未曾放

下。清晨，他用木炭在寺庙的墙壁上勾勒初

升的朝阳；午后，又将庭院中的花草描绘在

粗粝的宣纸上。有一次，他在绘制佛像时，

将佛像的衣袂绘成了灵动的水墨线条，颇有

几分敦煌壁画的神韵。此举虽是无心之作，

却反映了张大千血脉中的艺术细胞。他意

识到，即便遁入空门，自己身体里的艺术灵

感也是无法割舍的。

3个月后的一个深夜，二哥张善孖寻至

禅定寺。他望着清瘦的弟弟，痛心疾首：“你

可知父母临终前的嘱托？你身负绘画天赋，

怎能将才华埋没在此？”张大千望着兄长眼中

的殷切与担忧，又想起自己未竟的艺术理想。

最终，在哥哥的劝说下，张大千脱下僧

袍，告别禅定寺。他带着“大千”这个法号，

重返尘世。

此后，张大千这个名字，在画坛上升起。

石佳峰 据《人民政协报》

狄百瑞


